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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土地与歌》关于音地关系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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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土地与歌一一传统音乐文化及其地理历史背景研究》这本由乔建中教授编纂的书籍，主要探讨了音

乐和地理之间联系的著作。加上“代序”的“我心中的‘信天游’”，全篇的文章一共是23篇。这本书它不只是一

本简单的音乐学术论文的集合体，还是一本具有中国实践使用价值的田野调查实操著作。本文将简单的介绍一下乔

建中先生的生平经历、以及从地理学、民俗学、历史学三大方面去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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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与歌——传统音乐文化及其地理历史背景研

究》是乔建中先生整理的关于音乐与地理之间关系的著

作。加上“代序”——“我心中的‘信天游’”，全篇

的文章一共是23篇。前10篇重点阐述了我国具有代表性

的大型民歌，内容涵盖它们的种类、音乐特点、分布区

域以及自然地理因素的影响。后13篇主要讲述的是我国

大型具有代表性民歌的产生与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之间的

联系。

这部著作不仅对中国传统音乐的研究具有里程碑意

义，对民歌音乐研究来说也有具有举足轻重的分量。

《土地与歌——传统音乐文化及其地理历史背景研究》

是以文化地理学、历史学、语言学、民俗学等几个交叉

视角进行分析论述，使民歌研究有了新的深度和跨度，

使此领域研究有了新“生长点”，开启了“音乐地理

学”的研究开端。学术界也有不少学者通过研读《土地

与歌》这部书了解到，在一定条件下的地理环境对于民

歌的形成、传播、发展、保存是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毕

竟“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与此同时，不少学者们也对

通过研读此书做了一些相关的思考与该方面的进一步研

究探索。如王耀华先生的《脚踏实地 真诚执著——读

乔建中<土地与歌>》、韩辉丽的《土地与歌：“花儿”

与“少年》、张振涛的《<土地与歌>·土地与人——音

乐学家乔建中》、韩锺恩的《回馈给土地的歌——写在

乔建中<土地与歌——传统音乐文化及其地理历史背景

研究>[修订版]出版之后》、欣芝的《把握中国传统音

乐的命脉——读乔建中的<土地与歌>》等等。在相关的

这些文章中可以看到有的是对乔建中先生《土地与歌》

这部书的总结的与归纳，有的则是在此书的基础上更深

层次去挖掘民歌的价值。因此，《土地与歌——传统音

乐文化及其地理历史背景研究》这本书它不只是一本简

单的音乐学术论文的集合体，还是一本具有中国实践使

用价值的田野调查实操著作。它所具备的价值和引人思

考的能力是无限的。

一、乔建中先生的生平经历

乔建中先生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著名的音乐家，上

承杨荫浏、黄翔鹏等老一辈传统音乐大家的学术传统，

下启当代音乐学人的思想与智慧，是中国传统音乐研究

的重要承接者与领军者。建中先生对于民族音乐学的

贡献离不开来他自身的文化积累与田野采风实践经历，

而对于田野实践调研而言，离不开他自身的个人成长经

历与工作环境。先生出生在榆林市，从地理角度来说榆

林市位于陕西省最北部，东边隔着黄河与山西省两两相

望，西边与甘肃、宁夏两省相邻，南边与延安市相接

壤，北边与内蒙古相连接。并且榆林有源远流长的历

史，有着“小北京”的称号。天然的地理环境和多样化

的文化交织为在民间音乐创造了优越的发展条件，能与

各种音乐进行融洽的交流。乔先生也因此从小受榆林小

曲、陕北说书、闹春秧歌等一些当地民间音乐的熏陶为

的往后调研学习打下了坚实基础。后期先生的生活也是

一波三折但是也可以说的“歪打正着”，先是通过自身

考学学习系统音乐知识，后又受文革影响下放到中国京

剧团整理老唱腔认识到了传统京剧魅力，再被下放分配

到山东群省艺术馆时恰好又了解了当地的地方系音乐。

这些实实在在的“主动”与“被动”的采风调研经历与

不断对传统文化的学习积累构成他大半生采风之旅上的

“长亭”与“短亭”。

二、以地理学为主要脉络

看过先生生平经历以及其他的书籍就会发现，先生

十分注重实践，坚持通过田野采录，直接掌握第一手资

料，并且在田野采录过程中，亲身感受有关音乐的社会

文化背景及其传播、使用情况。为了记录地方民歌常进

行实地考察，曾走过西口、下过四川、闯过关东、进过

草原，外到山南海北，内到关西塞外。30年期间，他先

后到山东、湖南、广西、广东、甘肃、青海、河南、河

北、山西、陕西、西藏新疆、内蒙古、黑龙江、云南、

贵州、福建、北京、天津、海南等省区的汉、蒙古、

回、土、撒拉、东乡、保安、藏、苗、瑶、黎壮、纳

西、鑫、达斡尔、鄂伦春、鄂温克、赫哲、么佬、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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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维吾尔诸民族聚居区作实地考察，成为从事田野调

查最多的音乐学家之一。《土地与歌》就是他通过实地

考察得来的优秀成果，将中国传统音乐与地理学相结

合，是第一批开创中国音乐地理学研究的学者。特别是

该著作中“我心中的信天游”（代序）、“汉族山歌研

究”、“甘肃青海‘花儿会’采访报告”、“‘花儿’

曲令的民族属性及其他”、“‘花儿’研究第一书”、

“《下四川》研究”、“山东民歌论”、“中国音乐文

化分区的地理背景”，“音地关系探微——从民间音乐

的分布作音乐地理学的一般探讨”这几篇文章都讲到了

着重强调了地理环境对于民歌产生、发展变化的影响。

如“汉族山歌研究”将山歌的分布情况分成“两

方”“五区”。北方一区——黄河中上游区，南方四

区——包括长江上、中、下游区及珠江中上游区。在

“甘肃青海‘花儿会’采访报告”也将丹麻寺“花儿

会”、莲花山“花儿会”、瞿县寺“花儿会”等“花儿

会”的背景进行了直观印象地理因素分析。在“‘花

儿’曲令的民族属性及其他”中，对于风格特色也是根

据地理因素分成四个不同的“曲令群”，第一类为具有

回（汉、东乡、保安）族特征的“花儿”曲令、第二类

为撒拉族花儿曲今、第三类为土族花儿、第四类为汉族

“花儿”曲令。“‘花儿’研究第一书”也是如此，对

三陇地区的花儿是以人文地理角度“区域”来划分的三

个区域。第一区域是河州和狄道一带，第二区域是西

宁、遑源、巴燕戎、贵德带，第三区域是跳州、眠州一

带。“《下四川》研究”也是以“四川”为主题的民

歌，按照地理分布和数量分为第一分布区“半岛《跑四

川》区”或“半岛分布区”、第二分布区“高原《下四

川》区”或“高原分布区”、第三分布区“盆地《过四

川》区”或“盆地分布区”、第四分布区“江湖平原

《上四川》区”或“江湖分布”。“山东民歌论”同样

根据自然地理分出了东部的半岛低山丘陵；西、北部的

平原；中、南部的丘陵或山区三个大的地理单元，在此

基础上又分鲁东区，鲁南区，鲁西北区和鲁中区四个不

同的区域，在这些分布区内进一步分析流传着劳动号

子、小调、秧歌、等七种不同体裁。下篇在“中国音乐

文化分区的地理背景”也提到过地理环境的重要性，引

用乔建中本人与苗晶老师出过书籍——《论汉族民歌近

似色彩区的划分》的一句话进行了概括：“特定地理、

自然环境是人类生存下来并进而发展生产的先决条件，

也是产生和形成不同种族、不同地区的文化传统、文化

面貌的重要基础。”最后介绍“音地关系探微——从民

间音乐的分布作音乐地理学的一般探讨”这篇文章，可

以说是将前几篇文章中有关于音乐与地理之间的联系做

了一个很好的总结归纳。详细地阐述了中国民间音乐中

的地理因素与存在的三层关系，深层关系——是地理因

素导致的民间音乐风格区、表层关系——是环境对体裁

的“选择”、储存关系——是地理环境作为保护传统文

化的自然屏障。

以上所述，自然地理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

界，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自然基础，同时也是民歌

为主的民间音乐发展依托。“多山、多水、多植被”的

地理环境体征造就了我国民歌种类的丰富多样性，整体

呈现出南多北少，东多西少的局面。而此时的山脉成了

文化传播的障碍和壁垒，而江河水流则成了文化交流的

通道和长河。因此，多山体环绕所形成的民歌闭环能使

得民歌的最原始风貌得到更加完好保存；多水环绕区由

于水系发达、人员流动大，所处当地民歌能接触更多的

其他民间音乐，能在自身的基础上融合发展并创造更多

新的乐种。这既是地理环境所决定的，也是所处的当地

人们根据自身审美标准与价值取向所决定。所以说《土

地与歌》是其有关“音—地—人关系”探讨所建构的中

国传统音乐地理学的理论框架成果。

三、以民俗学为主要脉络

民俗是常民生活形态的真实反映，包括生活中食、

衣、住、行、育、乐的内涵与形式，以及其间思想、行

为、仪式、活动的记录与形成，都是民俗学探讨的主

题。这种约定俗成的习惯与风俗，不仅是人们生活的提

升与满足，更是民族生存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柱。而民俗

学从学术属性来说是一门兼具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性质

的交叉学科，是一门针对风俗习惯、口承文学、传统

技艺、生活文化及其思考模式进行研究，来阐明这些

民俗现象在时空中流变意义的学科。乔先生的《土地

与歌——传统音乐文化及其地理历史背景研究》书中用

到了民俗学中的口头民俗学（口传文学）、物质民俗学

（常民生活）、宗教民俗学（民间信仰）和风俗民俗学

四个主要研究对象，将音乐与民俗学进行相结合。具体

如下：

首先，在“汉族山歌研究”中第一次明确地把地方

民歌——巴渝竹枝称为山歌的是唐代诗人李益的一句诗

“无奈孤舟夕，山歌闻竹枝。”运用民俗中的口头民俗

学（口传文学）。有关“花儿会”起源于“社交”之

说，神、人传授之说以及踏青之俗与“花儿会”等形成

原因说法同样也是口头民俗学（口传文学）。

其次，像“花儿会”的会址选择在寺庙为中心，会期

一般在六月与正月以及自身对歌形式；山东民歌的鲁东区

蓬莱“烧纸调”、鲁南区的微山湖“端公腔”；壮族“三

声部”民歌《欢悦》采访纪略中三声部“欢悦”的产生；

雅俗新辨中有关雅与俗的含义。这些即运用了风俗民俗学

（仪式庆典）也运用了宗教民俗学（民间信仰）。



409

学科教育

最后，要说的是来参加丹麻寺花儿会的赴“会”者

们，他们赴“会”时穿特定的服装服饰。如土族青年的

穿着一般是小领、斜襟短褂和黑色坎肩；土族妇女的穿

着主要是斜襟长袍、系彩带，并搭配特定的帽子以及二

瞿县寺“花儿会”同样有相关的习俗规矩，如来听歌的

人要自动准备一些冰糖（或水果糖）给你认可、感动的

歌手，因为这些冰糖（或水果糖）象征纯洁与坦白。这

些则是运用了物质民俗学（常民生活）。

因此，从某种层面来说中国传统音乐不仅仅是一种

艺术形式，更是一种民俗文化的载体，承载着千百年来

中国人民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情感交流。在民俗学

的研究中，中国传统音乐也被视为一种社会交往的方式

和工具。不论是在宗教仪式、婚丧嫁娶、节庆活动还是

日常生活中，中国传统音乐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它

既是人们情感传达的媒介，也是社会生活的精神支柱，

通过音乐的表演和传承，民俗文化才得以延续和弘扬。

所以，《土地与歌》这本书不仅把握了中国传统民

族民间音乐在中国音乐史的主角，开启中国的音乐地理

学。同时，还将民俗学和中国传统民间音乐相结合，为

如何更好地运用音乐与民俗学结合的新视角来思考问题

提供了思路。

四、以历史学为主要脉络

《土地与歌——传统音乐文化及其地理历史背景研

究》除了体现地理学、民俗学外还主要体现了以历史线

为主要脉络的历史学。一部分是涉及传统音乐与中国传

统文化之间的联系，另一部分是传统音乐的自身收集、

整理和分类。关于传统音乐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联系，文

中“《五更调》的渊源及其流传”、“时序体民歌与月

令文化传统”都有提，在“两句体的旋律类型简论”中

讲到两句体的历史渊源是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学样

式——“对联”和“挽联”。以及曲牌论中的曲牌从

“非曲牌”时期、到“雏形期”、再到“成熟期”、最

后到“嬗变期”的形成发展历史轨迹都有提到。并且对

于曲牌性思维的历史成因，也从民族文化背景“远因”

和中国音乐文化自身经历的历史实践“近因”来说明。

其实在前半篇的“山东民歌论”中也有提过关于“山

东”这个称呼的由来，是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中齐鲁文化

奠定了重要的基础。而关于传统音乐的收集整理，主要

体现在“汉族传统音乐研究四十年”这一篇文章中，该

文通过对传统音乐的收集整理发现民间歌谣的采录是从

西周开始，期间代代相袭，数千年不曾中断。而对于民

间歌曲的收集与整理方面，具有开拓性的活动是发生

在我国抗日战争期间，主要是由当时延安地区的一大

批新音乐工作者主导。对于建国四十年来的传统音乐

采录、整理工作又归纳分为前中近三个时期，分别是

1949-1965 为前期、1966-1978 为中期、1979-1989 为

近期。同样在“中国民族音乐十年”中也有体现，将80 

年代的音乐创作三大特色，创作大、中型作品热、“仿

古乐舞”热、和“新技法”热。

因此，通过从历史发展脉络为主线进行的研读，从

中可以看到中国传统音乐的历史早在几千年前的古代就

有所体现，并且从音乐角度让我们更加深入了解到中国

传统的价值观和哲学思想。中国传统音乐是文化传承的

载体，更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解读和传承。其历史性、

文化性以及艺术性，使其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

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化财富。

综上所述，对于《土地与歌——传统音乐文化及其

地理历史背景研究》这本书，乔先生深入探讨传统音乐

文化与地理历史背景之间的关系。在书中，通过对不同

地区的音乐类型、音乐传承及其地理环境的关联进行深

深地研究，揭示了音乐与土地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不

同地域的音乐风格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当地地理环境、气

候条件、民族风情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而这些地理历

史背景则为音乐传承和发展提供了独特的土壤。同时也

从民俗学和历史学角度进行阐述，将我们带入了一个全

新的视角，让我们进一步认识到传统音乐文化的丰富内

涵和深厚传承。传统音乐作为一种文化符号，不仅承载

着民俗学和地域文化的丰富内涵，更蕴含着世代传承的

文化精神。它承载着人们对土地、生活、情感的表达，

代代相传，成了凝结民族情感与智慧的宝贵财富。而对

这些传统音乐文化的研究与传承，也正是我们弘扬民族

文化、传承文明的责任和使命。最后用建中先生话来总

结，“研究某一文化现象时，必须内’外’兼顾，即不

仅注意该现象的内在结构，而且还要细心考察它的外部

环境，特别是作文化学的研究，更应观照它的一系列外

部因素。只有经过先外后内，由外而内的途径，我们才

能透视该文化现象的本质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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